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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自觉:引领环保的新理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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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生态文明自觉”是“文化自觉”式反思在新的时期对特定议题的反思。 
  生态自觉:生态领域中的文化自觉 
  费孝通先生晚年反复地谈论“文化自觉”问题。他说，“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

反省，做到有‘自知之明’。这样，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，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

举动。”(费孝通，《“美美与共”和人类文明(上)》，《群言》2005年 1期)费先生认为，通过理解和
比较当下的自己(社会)和过去的自己(社会)，了解他人的文明和自己的文明，以明确自己应该做什
么和不应该做什么。(费孝通:《“美美与共”和人类文明(下)》，《群言》2005年 2期)“生态自觉”
或“生态文明(文化)自觉”可以视为费先生“文化自觉”概念的下位概念。 
 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

大量生态文明方面的经验，也曾付出过沉重的环境破坏的代价，但比较而言，人类的生态意识是

不够的。这主要是因为，在工业化以前的长时段里，人与自然基本上是和谐相处的，生态环境的

演变是缓慢的，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并不突出。只是工业化以后，人类肆意砍伐森林、无序开

采矿藏、大量污染水体污染空气，才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。 
  先污染后治理:一条死胡同 
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，接受马克思主义，所以对先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

国家的社会问题有较多的批判。比如在环境污染问题上，我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环境问题的

严重性，曾力图避免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道路。但在现实的发展格局中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

市场化冲动下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形式，污染却畅行无阻。很多工业企业有意无意地走

上“先污染后治理”，甚至有一些工厂走上了“先污染后死亡”的路子。比如，一些企业因为严

重污染水体，影响饮用水安全，最终不得不被迫关闭。又如淮河流域某镇的皮革行业，因为环境

污染问题，不断受到来自下游水安全的压力，以及上级政府对恢复水体功能的要求，在巨大的环

境治理压力下，最终该镇整个皮革行业都萧条下来了。 
  皮革行业确实污染了下游地区的水体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一个地方的企业和市场经过多年的打

拼，好不容易发展起来，积累起一些财富，因为政策紧缩、环境治理的需要，企业被迫关闭，财

富在一夜之间“蒸发”，甚至有的企业主为此还负债累累。在笔者研究的污染企业的案例中，一

些企业当其走到“拐点”的时候，也就走到了终点。这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地方经济发展，都是非

常遗憾的事。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，我们需要的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。 
  生态利益先觉者:抢占发展先机 
  大部分工业企业的环境转型，往往始于外部的压力。我们研究的某“水源地”保护区里的企

业就是这样的情景。由于市政府把水库及其周边地区列为水源地保护区，所以地处上游的污染企

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。在地方政府的严管之下，当地企业只能适应形势、改变现状。除了部分

被迫关停、转产外，大量企业是通过技术改造，实现清洁生产，达到环保要求后，继续生存与发

展的。我们对转型后的企业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发现，这些企业对污染物的处理，技术没有像预想

得那么难、那么高端，增加的成本也没有想象得那么高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事是完全可以做的，只

是以前没有人自觉自愿地去做。 
  与工业企业因为遭遇外部压力而寻求转型不同，一些螃蟹养殖户在实践中“碰壁”、“吃亏”

以后，开始意识到螃蟹的生活环境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共生互利关系，从而意识到生态的价值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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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养蟹”到“养大蟹”的转型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。“大养蟹”，就是不顾螃蟹生长的水体生

态条件，高密度投放，以求高产出，但实践的结果是蟹塘的水生态条件恶化，养殖效益严重下滑，

有的蟹农几近走投无路。为摆脱盲目追求产量而导致的危机，养殖户在实践中探索发现，种植水

草、投养螺蛳，可以改善水体，在为螃蟹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的同时，还可以综合利用饵料，降

低养殖成本。由于水体生态条件改善，使螃蟹的成活率提高、品质提高、经济效益提高。慢慢地，

生态养殖成了螃蟹行业的“标准”作业。 
  与遭遇内外压力而不得不另择新路的经营者不同，另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有比较好的生态自

觉意识。2009年夏，我们在安徽当涂访问了当地的螃蟹养殖高手于先生。大约是由于他幼时的特
殊生活经历，与众人不同，他似乎具备与生俱来的生态悟性。他告诉我们，他养螃蟹从来没有失

败过，即使在螃蟹养殖遭遇低潮的那几年，也没有出过问题。另有一些人认清了当下发展的新形

势，力避环境污染存在的经济社会风险，主动追求“生态”中的隐含效益和机遇，拓展生态一经

济双赢活动。如某油墨厂主，考虑到自己的长远发展，在还没有因为污染而非改不可的情形下，

主动出击，改行清洁生产。受访的油墨厂主分析了将来的走势，认为环保的要求会越来越高、政

策越来越紧。虽然现在转行会给企业带来比较大的经济损失，但早转可能多一些机会，可及早抢

占市场先机。所以再三权衡之后，他们最后选择了稳妥转产的方案，而不是死守原来的产业。 
  相对而言，农业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更有可能走上生态发展的道路，所以，在农业及农业与旅

游业结合的项目上，集中了更多的“生态利益”的先觉者。从现实中的案例看，除了优越的自然

资源，能否真正走上生态产业的发展道路，取决于多种因素和条件，而其中的“生态利益觉悟者”，

即具备生态意识的企业家或社区精英的引领十分关键。在笔者研究的若干案例中，生态产业的发

展均与“生态精英”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。譬如，某生态茶叶的畅销，即与一个能人的“生态化”

市场运作有关。 
  总之，无论是个人、社区还是国家，环境的改变与个人与群体的生态自觉程度存在着紧密联

系。就此而言，生态自觉应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议题之一。 


